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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ttrés, financiers et militaires

Les monnaies des Généralités dans la Chine des XIIe et XIIIe siècles

Textes 1 (16/11/2016)
Xu Song, Song Huiyao jigao-Shihuo 宋會要輯稿 (désormais SHY-SH) 63/12
1156
四月二十三日，淮南路計度轉運副使蔣燦言：「淮甸之民，累奉詔令放免稅役，而有司不能優恤，複根括人戶侵耕田土，重立罪賞，許人戶陳告。兼出納租課皆不的寔，全不遵用放免稅指揮，重困民戶。今欲將所行侵耕出租並與免放三年六料催科。」從之。 
SHY-SH 63/14

1157 
八月二十三日，詔：「襄陽府、安豐軍、光州、荊南、隨州，自紹興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合起發上供內藏庫紬絹並折絹等錢，緣戶口未複，難以催發，可予蠲免。」 

二十四日，知樞密院事湯鵬舉言：「昨日伏見特降指揮，蠲免襄陽府等處每年合起發內藏庫紬絹等錢，極慰沿邊遠方之民。」上謂輔臣曰：「淮上諸州戶口未複，州郡缺乏，自紹興十四年至今有未納紬絹，想見民力不易。若不予除放，亦則虛(褂)[掛]欠數，州郡不住催督，公人緣此乞覓，民愈受弊。遂將累年積欠盡行蠲免。」臣鵬舉曰：「聖恩寬大，遠民不勝受賜。」

SHY-SH 63/18

1161 
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七日，詔：「淮南、京西路戶口全未複舊，內有已起二稅外，其巧作名色科敷並蠲除。所有上供並諸司錢物，已降指揮展免去處，候限滿，更予展免五年。州縣官吏差輒差夫私役差輒：疑當作「輒差」。，當重寘典憲，仍出牓曉諭。如更有寬恤未盡事件，仰監司、守臣條具以聞。」
八月七日，詔：「淮南東、西路、京西路州縣、湖北荊南、德安府、複州、漢陽、荊門、信陽軍民力凋瘵未複，可將已起稅州縣人戶合納今年秋料稅租，並予放免一半合納之數，仍令州縣盡時銷注簿籍。如輒敢妄作名色催理，仰監司按劾施行。」 

十一月一日，臣僚言：「淮甸州縣自紹興二十一年起理二稅之外，其間逐年創行科敷，名色不一，曰上供錢，曰大禮銀錢，曰天申節銀錢，曰土貢銀錢，曰人使歲(弊)[幣]錢，曰亭舘錢，曰雇船縻費錢，曰貼撥錢，其他苛細科擾，不可具陳。乞行蠲除」。詔令戶部檢坐節次已降指揮，申嚴行下，更不得催理，仍令漕司出榜曉示。 
SHY-SH 63/15-16
九月二十七日，三省言：「平江府、紹興府、湖州諸縣，除放被水下戶遞年積欠，撥令戶部開具有無侵損歲計。」上曰：「不須如此，至令具數，便於庫內支降撥還。朕平時無妄費，內庫所積，正欲備水旱爾。本是民間錢，卻為民間用，何所惜?」於是下詔：「平江府、紹興府、湖州諸縣災傷所有已前積欠稅賦，並予除放。令逐縣限五日開具合除數目申州覆實，申轉運司，本司保明申戶部，候到，令本部具數奏請，於禦前支降撥還。其人戶私債並欠坊場酒錢，並候三年外理還。如官司尚敢追索搔擾，令監司自覺察，具名聞奏，仍許越訴。」既而十一月一日，詔內藏庫降錢三萬九千六百一十貫七百四十二文，付戶部充紹興、平江府、湖州被水人戶合放上供物帛、錢、米數目價值。 

十月六日，三省言：「近者蠲放蘇、湖、常三州被水下戶積欠二稅，已捐內藏庫帑錢補足大農歲計，以寬民力。昨日又有指揮，大禮金銀錢帛減半供進。恐鍚賚之間，或不足用。」上曰：「大禮支費，朕先半年裁為定額，無分毫濫予濫：原作「溢」，據《建炎要錄》卷一八○改。，比前郊減一半。」 

十二月二十二日，中書門下三省奏：「紹興、平江府、湖州被水災傷田畝，雖已檢放，並趙子潚審寔添放，理宜又加優恤。」詔於已放分數各予添放一分。 

SHY-SH 63/16-17
1159 二十九三月

二十四日，左司諫何溥言：「平江、紹興府、湖州諸縣被風水，已經賑濟除放。訪聞有未賑濟之前流移者，及至歸業，而官司拘於已經賑濟之文，不予除放。聞浙西諸郡例被災傷，蘇、湖為重，而常、潤次之，其間縣分亦各不等。今蘇、湖四等以下一切蠲免，而常、潤失於申陳，止從減放。乞將常、潤被水四等以下人戶去年稅物未納者特予除放，而蘇、湖、紹興下戶不拘已未曾經賑濟，所有公、私逋負一等蠲免。」詔戶部限三日看詳。於是本部言：「欲將詔常州、鎮江府寔被水第四等以下人戶並湖州、平江府、紹興府下戶未經賑濟之前已自流寓未曾除放之人，下轉運司委官究見詣寔，並依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指揮施行。」 

Li Xinchuan 李心傳, Jianyan yilai xinian yaolu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(désormais JYYL, j. 194, éd. Shangwu, p. 3283.

(année 1161/11e mois)

丁酉[…] 
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：『諸州人戶典賣田宅合收契稅錢，失陷最多。蓋緣所收窠名，七分隸經總制，三分屬系省，諸州以系省所得既少，不複經意。其在民間已交易契書，不行拘催投印，已納在官錢物，亦不盡實收附。今欲將四川州縣田契稅錢從本所措置拘收，將收到錢取新立經總歲額及系省數目，撥還逐處外，餘數乞不立為額，仍免分隸諸司，盡撥赴本司，應副大軍支遣。無損於民，有利於官，所補不細。從之。時軍事方興，調度日急。之望一日與官屬泛舟嘉陵江，酒酣，謂左宣教郎本所乾辦公事何耆仲曰：『吾比得蜀中富民隱契稅錢，可以佐調度。』耆仲曰：『今日之事，縱如紹興初用兵時冉家灣、丁劉圈、和尚原醲賞之數。在本所之積猶枝梧。奈何當困斃之餘，自戕其根本，且向之富民。即今之鬻田者，設有隱稅，所得幾何？公前日持無科配之說，今遽行此，與科配何異？』之望不從。於是遣官置司，會三年飛申之籍，限滿不首，許諸人告，依法論罪。以田宅准元價三分之一沒官，以沒官之半給告人。凡嫁資遺囑，及民間葬地，隱其直者，視鄰田估之。雖產去券存，亦倍收其賦。於是歲中得錢四百六十七萬餘引，而極邊所捐八郡，及瀘、夔等未輸者，十九郡不與焉。
